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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非 薪传遗

汤国兴 弦歌不辍吟诵不止
记者 张洁

年逾八旬的汤国兴，是天津市南开区非遗古诗词吟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也

是“雅韵歌坊”的创办者。从少年时代得恩师开蒙，到如今仍在整理乐谱、录制视

频，他用一生践行了“把吟诵传下去”的承诺。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

这门古老艺术的魅力与困境。

追踪热点

汤
国
兴

当数字屏幕占据了我们的碎片化时间，当电子阅读器、有声读物成为全民阅读的新选择，

一个关于阅读的争议从未停止：只有捧读纸质书，才算真正的深度阅读吗？

数字时代，阅读载体的迭代早已不可逆。深度阅读的本质，究竟是载体的选择，还是思考

的深度？当数字阅读成为主流趋势，如何打破载体偏见，让深度阅读挣脱形式束缚，在屏与纸

的共生中落地生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探寻数字时代深度阅读的破局之道。

只有读纸质书才是深度阅读吗？
记者 田莹

大雅之音里藏着祖先的情感、哲理、审美

记者：您如何与吟诵结缘？哪些人对您影

响最深？

汤国兴：我生在天津，中学时遇到恩师罗
修文。他个子矮小。我那时调皮，总想和他
比个儿。他看出来了，却说：“汤国兴，不要拿
老师的缺陷取乐。老师有学问，你放学来我
宿舍。”

我怀着探秘之心去了。老师的字写得非
常漂亮，还当场吟了一段《离骚》。他个子虽
小，手臂高举，摇头晃身。从此我每堂课给他
搭台子，方便他上讲台讲课。毕业前，老师病
重，拉着我的手说：“国兴，我把这身本事传给
你，你要传下去。”我点了头。这一声承诺，让
我成了终身逐梦人。

此外，邻居周汝昌先生也对我影响深远。
他家有大船，是大户。月亮门、灰砖院、引水入
园，周先生母亲常在小亭中读书吟唱。我趴在
他家月亮门口听，那股做学问的精神激励了
我。还有文怀沙先生，他吟诵《将进酒》的调子
是绝唱。叶嘉莹先生是“读书调”，她说的“诗
可以让人心不死”，是我坚持的动力。

记者：什么是吟诵？它和我们熟悉的朗

读、唱歌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汤国兴：简明地说，吟诵有三层含义。第
一，吟诵是古代文人的学习方法和创作方式。
古人学诗、写诗，不是默看默写，而是口中吟
出。屈原写《离骚》是“行吟泽畔”，孔子弦歌不
辍。没有吟诵，诗教难以生动地口耳相传，吟
诵是诗教传统中至关重要的方法论和传播载
体。我写过一首《吟诵歌诀》，其中说到吟诵的
渊源：“先人吟诵自古传，屈子离骚创行吟。孔
圣弦诵诗三百，依字行腔合氤氲。唐代格律严
谨多，音韵铿锵讲韵辙。桦皮为冠布裘履，樵
童牧子皆讽歌。”

第二，吟诵有规则，不是随意哼唱。它要
遵守“一本九法”。一本即不脱离文本，九法包
括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平长仄短、入声促读
等。例如“床前明月光”，“月”是入声，须短促
有力；“光”为平声，须拉长。若不讲这些规矩，
便成了唱歌，而非吟诵。

第三，吟诵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诗
经》虽好，但其原初曲调早已失传。我们今天

要做的，就是把声音找回来，将诗文中的诗情、
诗意、诗境，用情感和声音重新演绎。

记者：判断吟诵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汤国兴：首先要尊法而不拟古。既遵循古
法，又融入时代气息。讲究“吟诵十美”，归纳
为六字：诗味、古味、韵味。诗味，即对诗歌理
解是否透彻，能否吟出李白之豪放、杜甫之沉
郁、王维之空灵。古味，即腔调是否具有古雅
之韵。韵味，即声音是否动听、能否感人。三
者兼备，再配以古装、身段、洞箫或古琴，方为
轻“吟”曼舞。

其次，须融入真情。吟诵前有十二字诀：
觅诗眼、抓意象、明意境、定基调。找到诗眼，
如“床前明月光”的诗眼是“思”，便找到了情感
入口；再抓意象（月亮、故乡）、明意境（豪放或
婉约）、定基调（节奏与声音）。做到“吾以乐语
吟古诗，平仄腔音入当时”，才算登堂入室。

再者，好的吟诵常伴有摇头晃身。为
何？情之所至。当吟诵者走进诗篇，高潮处
必然身动，比如吟诵“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
来”时，他不可能僵立不动。古画中的文人吟
诗，无不微微晃身，那是心诗交融的自然流
露。有些人站如木桩，声音再大也不动人，那
不是吟诵，是背书。

记者：吟诵和朗诵的区别是什么？

汤国兴：相同点是都基于文本。不同在于
汉字是字音文化，一字一音一义；拼音文字则不
同。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都建立在汉字音
律之上。朗诵用现代汉语发音，忽略了入声和
平仄。朗诵本身不错，“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念得清爽，但它未能充分传达诗的意境。“举
头”上扬，吟出“望明月”，“月”字短促；“低头”下
沉，将“思”字绵长拖出，“故乡”渐弱收尾。这般
吟出，眼前便浮现画面：夜深人静，诗人独自望
月，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每个字的长短、高低、轻
重都在表情达意，听一遍便难忘。

我有个习惯，古诗词背了很多，若要我默
背，一时说不出；但只要起调吟出第一句，后面
便自然流淌。因为吟诵唤醒了沉淀在骨子里
的记忆。我们的祖先把情感、哲理、审美都藏
在声音里，我们不吟诵，它们便沉睡了。

记者：您如何看待网上流行的“吟诵”？

汤国兴：坦率地说，大部分只是唱歌，当然
也有好的。但很多人不懂规矩，以为拖长腔、
加颤音就是吟诵。古代吟诵确实千人千调，各
地有别。但有四个条件不能舍弃：第一，不能
把汉字的声调唱走，阴阳上去必须分明。第
二，入声字要短促，如“月”“不”，一拖长就变
味。第三，要有腔有调，不能平铺直叙。第四，
要有情感有意境，自己都不感动，何以动人？

到我这里学习，必须规规矩矩。录好了吟
诵作业，通不过，就重新来。我不反对创新，但
创新之前先得学会规矩。连平仄入声都分不
清，谈何创新？

擦亮古诗词吟诵这颗文化明珠

记者：您在海下吟诵调的基础上独创了长

调讽啸式吟法，这个灵感来自哪里？

汤国兴：在一次纪念周汝昌先生的活动上，

我需要为他的诗作《海河柳俚歌》配吟。诗中有“海
河柳，君知否，根在坤轴枝如秀”。我在屋里琢磨，
窗外四棵大杨树，深秋风吹叶响，苍凉悲壮。我忽
然想起幼时海河边的景象：河水浑黄，对岸模糊，周
家的大海船出港，全家送行，女人哭孩子叫。男人
出海生死难料，那场面既壮烈又悲凉。

闭上眼，波涛、号子、哭声、风中杨柳……一
个旋律从心里涌出来，不是想出来的，是涌出来
的。我反复修改，用海下吟诵调中的长调讽啸式
吟法——“海河柳，君知否！”腔音沧桑，如老船工
在风浪中呼号。

那年我首次公开吟诵时，起初心中忐忑，但一
开口，全场寂静。吟到“海河柳，君知否”时，见台下
有人拭泪。结束时掌声雷动，那一刻我明白：真正
的吟诵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生命的共鸣。

记者：您收集整理了多少古乐谱？

汤国兴：至今已收集古乐谱三百余篇，自编
古诗词简谱四百余篇，集成《汤氏吟诵传承乐谱
五百首》共四册，其中七十五首已整理为可传唱
版本。过程极其艰苦。许多曲调不在书中，而要
下乡进巷，寻访老人。我遍访耄耋吟者，出入大
学、档案馆、资料馆，多地取经交流。

一次，我在一条巷子里见一位老太太洗衣
服，她边洗边唱：“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凤来一
面龙。”我请求学习，她嫌我年轻不答应。那时郊
区无自来水，需从大河挑水。我二话不说，替她
从冰窟窿里挑水，走在结冰的跳板上，稍失衡便
会落水。打了两天水，老太太感动了，一句句教
了我。后来我把这调子用在“石桥担绿两岸浓，
孤舟荡波摇晚红”上。

还有一次，同事说北京顺义有位老者会吟
诗。当时我月薪三十七元，去趟北京不容易。寒
冬里跑到南开运输场，等去北京拉货的敞篷货车，
站在车顶上迎风前行。找到那位老者，听他吟了
三遍《三字经》，用心记下。返程时掉了最后一分
钱，三毛九的车票凑不够，好心的司机替我垫上。
这些调子都是这样一点一滴采来的。为何我现在
能信手拈来？因为几十种调、几十种腔都装在脑
子里，不是天赋，是几十年的积累。

记者：您在收徒和传承上做了哪些工作？

汤国兴：我在全国收徒近百人，天津五十多
人，正式建立谱系，每辈有字，传承有序。我还举
办了吟诵班等。另外，我和我的老伴儿花了多年
的时间，写下了《中华少儿乐语教程》，我们针对每
首诗做了声调图、吟诵图、吟诵谱、入声字图。此
外，我撰写了《吟诵导论》等一系列教程和专著，构
建了从初级到高研班的完整教学体系。同时将经
典诗篇的背景、吟唱录音录像，做到学习有教程、
灌耳有声音、直观有视频，实现文学性、音乐性、表
演性的三维传承。

记者：在传承方面，您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汤国兴：我今年八十三岁，虽身体尚健，但时
不我待。吟诵濒临消亡。我虽有理论教程，但实
操声音留存太少。我正在整理中小学诗歌，录音
录像留给后人。目前已录几十首，我还制作了
PPT（电子幻灯片）等演示材料。如今传承面临三
大难题：一是缺乏刚性政策支持，二是缺少系统教
材，三是缺少专业师资，全国能正经教吟诵的老师
屈指可数。叶嘉莹先生生前夙愿是，给古诗词重
新插上音乐的翅膀。她说“诗可以让人心不死”。
我一直在做，但一人之力太小。希望中小学、大
学、诗社恢复吟诵传统，用吟诵学诗、修身。

记者：吟诵对您个人意味着什么？

汤国兴：吟诵不仅能改变气质，还能养生。它
讲究气息，用丹田发力，对肺尤其有益。我八十三
岁仍能中气十足地说话吟诵，全托吟诵之福。我
将吟诵的气息方法提炼出来，助人健康长寿。汤
氏吟诵的旋律与海下地方音乐相融，唱腔与方言
结合，讲究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易学上口。

弟子们多忙于“饭碗”，真正继承者寥寥。我
最后的念想是，趁着还能吟、能写、能教，把文
字、乐谱、视频、录音都留下来。古诗词吟诵不
是小儿科，是中华文化的一颗明珠。这颗明珠，
不能在这一代人手里熄灭。我八十多岁了，能多
留一点是一点。

被误读的“纸质崇拜”

“我总觉得，看电子书就是‘刷’，不算真正的
读书。”在天津图书馆少儿借阅室里，市民张女士
正带着孩子在这里看书。她坦言自己从不看电
子书：“只有摸着书页才能静下心来，读懂书中的
深意；看屏幕时，总忍不住刷消息、看弹窗，根本沉
不下心。特别是为了给孩子做榜样，我也尽量避
免拿电子产品。”张女士的想法，代表了不少人的
固有认知。

长久以来，纸质阅读被默认为深度阅读的唯
一正统，甚至被贴上“精英化”“有品位”的标签。
在朋友圈，时常能看到有人晒精装藏书、纸质书
单，仿佛手握纸质书，就自带“爱思考、有文化”的
滤镜；而选择数字阅读的人，常被贴上“缺乏深度
思考能力”的隐性标签。
“这种偏见的核心，是将阅读载体与阅读质

量强行绑定，把形式等同于本质。”南开大学文学
院教授刘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并不认同将
纸质阅读和个人品位强行绑定的世俗看法，“阅
读本质是精神活动，如同身体需要吃饭补给，精
神也需要通过阅读汲取养分，至于用纸质书还
是电子设备阅读，最多只是‘用刀叉还是用筷子
吃饭’的区别，载体无关高级与否，更与阅读质量
没有直接关系。”

不可否认，纸质书是阅读的独特体验，无可
替代。在她的记忆里，年少读书时总爱往书页里
夹一枚银杏叶、一片风干花瓣，还会用钢笔在叶片
上随手抄写诗句。如今再翻旧书，泛黄纸页间偶
然飘落出当年的树叶，青涩字迹犹在眼前，瞬间就
能拉回青春岁月。纸质书有可触摸的肌理、淡淡
的油墨书香，随手批注、圈点勾画都能永久留存在
纸间，这种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具象质感，还
有承载的独家回忆与时光温度，是电子屏幕永远
无法复刻的沉浸感与情怀。“但同时，我们也应看
到如今已是屏幕数字时代，人人被手机、平板等电
子设备包围，青年学生更是普遍偏爱电子书阅读
器，这类载体便携性极强，一部设备可装载数千本
书，自习室、湖边、地铁等多场景都能随时阅读，这
是厚重纸质书无法比拟的优势。”刘堃说。

更值得反思的是，纸质崇拜的背后，还藏
着对“深度阅读”的狭隘定义。很多人误以为，
深度阅读必须是“正襟危坐、逐字研读、耗时良
久”，必须依赖厚重的纸质典籍；却忽略了深度
阅读的核心是主动思考、逻辑梳理、批判吸收、
体系构建，而非载体的厚薄或形式的新旧。

天津图书馆党委副书记、馆长刘云鹏在接
受采访时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纸质阅读
和深度阅读画上等号，也不能把数字阅读等同
于碎片化阅读。”纸质阅读中从来不乏“随便翻
翻”的浅尝辄止，数字阅读中也从来都有深耕
细作的深度钻研。载体是工具，而非标尺；阅
读的深度，从来只取决于读者的思考力度，而
非手中的媒介形式。

数字阅读的AB面

“现在做学术科研、写论文，根本离不开各
类数字文献数据库。”南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
业研究生刘可佳坦言，写论文找论据、查佐证资
料时，很多内容只是为观点做支撑，并不需要通
篇精读大部头著作，这种情况下，数据库关键词
检索就显得格外高效精准。她拿身边古汉语专
业同学的科研日常举例，感受更为明显：“做古汉
语文字考据、词义源流研究，要是靠纸质典籍一
页页翻，简直就是大海捞针。数字古籍库能实
现一键检索、智能断句，还能交叉验证不同版本
的差异，非常方便。”

当AI（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快速检索百万级
文献，当学术数据库成为科研刚需，当手机、阅读
器、有声设备填满生活场景，数字阅读早已不是
“可选补充”，而是全民阅读的主流趋势，更是深度
阅读的重要载体。

刘堃表示，数字载体的特性为深度阅读提供
了纸质书难以比拟的优势，各类数字化工具也早
已深度融入文史教学与学术研究，能极大提升学
子的文献检索能力与知识体系建构能力。特别
是古籍、古典文献的电子化，是无可替代的时代进
步。像《四库全书》这类大型典籍，依托专业数据
库便可一键检索诗词意象、典故出处、文辞源流，
瞬间整合千百条相关文献线索，检索效率远非传
统逐本翻检所能相比。就拿南开大学来说，学校
采购了海量古籍数字资源，彻底打破了实体馆藏
与地域空间的壁垒，师生足不出校，就能随时查阅
往日难得一见的珍稀文献。

刘堃回忆起往事感慨道：“我读大学时想
看珍稀古籍，可没现在这么容易。得先找指导
老师开证明、批条子，再到图书馆古籍善本部
排队登记。那里平时锁着门，每天有名额限
制，工作人员严格审核手续后才放行。”那时候
正因为古籍难得、借阅受限、机会稀缺，大家才
格外珍惜，甚至抱着书本熬上一整天也不觉得
累，看完还满心获得感。“反观现在的学生，各
类珍贵资源唾手可得，却失去了主动啃读原著
的欲望与紧迫感。从这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
‘数字时代的阅读悖论’。”

数字阅读最大的价值，是打破资源壁垒、时
空限制与经济门槛，让优质内容普惠大众。纸质
书定价高、存量有限，偏远地区与普通家庭获取经
典著作、学术专著门槛较高；而数字阅读海量公版

书籍、名著文献免费开放，一部设备便可随身携藏
万卷，随时随地开启阅读。特别是对于视障人士
等特殊群体而言，智能听书、语音检索更让他们实
现了深度阅读的自由。

但数字阅读也存在天然短板。在刘可佳看
来，手机信息繁杂、弹窗不断，很容易分散注意力，
让人陷入无效浏览。也正因如此，不少人会转而
选择功能更纯粹的墨水屏阅读器，试图避开纷扰、
静心阅读。

对此，刘堃认为，数字阅读中存在的碎片化、
跳跃性、专注度差等问题，更多是使用习惯和设备
属性带来的，并非载体本身天生不适合深度阅
读。“数字环境对人专注力的侵蚀，远比表面的弹
窗干扰更深。短视频碎片化的信息流，正在慢慢
消解人们的阅读主体性，悄然改变专注习惯。人
们渐渐适应快节奏的感官刺激，很难再沉下心进
行长时间、沉浸式的深度研读。”

面对数字阅读容易浮于表面的现状，刘堃也
给出了可行的破局路径：首先要确立阅读主体性，
明晰自我精神需求，在海量信息中笃定选择、持续
深耕；其次做好物理隔离，固定专属阅读时段，主
动屏蔽外界干扰；同时养成电子屏阅读的专属习
惯，比如善用电子书划线、高亮、批注、书签等功
能，来实现在阅读中与作者隔空对话和自我内心
的复盘沉淀。

让数字阅读走进生活

“您好，我想查一本电子版图书怎么操作？”
在天津图书馆服务台，市民王先生向工作人员咨
询。工作人员耐心地手把手指导他，打开天津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进入“阅�听”板块，输入书名即
可一键检索，很快就找到了心仪的电子版读物。
“太方便了，不用特意跑到图书馆，在家就能读书
学习。”王先生满意地表示。

这样的场景，在天津图书馆（以下简称天
图）早已不是新鲜事。作为城市文化地标，天
图这些年一直在悄悄做一件事：让数字阅读不
再是浮光掠影的浏览，而是能让人沉下心来的
深度阅读。

先说资源。据刘云鹏介绍，天图的历史文
献数字资源库刚刚完成了一次大升级：“过去
的旧版网站已经默默服务了8年，累计访问近
2000万人次。新版网站不仅把原有的7494册
珍贵古籍书影完整迁了过来，还新增了两个专
题库‘馆藏珍贵稿抄本’和‘潮州歌册’。尤其

是‘潮州歌册’，我们这次精选了66种、共计185
册，大多是清代李万利等知名书坊的刻本，语言
浅白，乡土气浓，内容从历史故事到家长里短都
有，堪称潮汕社会的‘活态百科’。2008年歌册
（潮州歌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国家级非遗资源，如今免登录、免跑腿，全网
一键可查，让珍稀古籍走出库房、走向大众，为文
史研究与大众深度品读提供了便捷支撑。”

除古籍资源外，天图也在持续扩容电子报刊、
精品电子书、海量有声读物，“云图有声”“天天听书”
等资源品类丰富、操作简易，语速可自由调节，不仅
方便普通读者碎片化研读，更让老年群体、视障读者
通过听书实现无障碍深度阅读，真正打破时空与生
理限制。

在刘云鹏看来，纸质阅读有沉静质感，数字
阅读有便捷广度，二者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
殊途同归，最终都是为了获取知识、涵养心灵、实
现精神滋养。更重要的是，数字阅读正在打破一
道无形的墙：从前，阅读喜好深受成长环境局限，
若是自幼身处缺少读书氛围的环境，便很难接触
高质量的读物，更难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而如
今早已截然不同，数字阅读打破了这份圈层壁
垒，打破了阅读的地域与环境限制，让昔日无缘
接触书本的人，也能轻松踏入阅读世界，人人都
能随时与文字相伴，“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服务本
来就爱读书的人。”刘云鹏说，“更是让那些从来
不想进图书馆的人，在生活的某个角落里遇见
书，然后发现原来阅读也可以很有意思。”

基于这样的理念，近年来天图跳出传统借阅
的单一模式，以“阅读+研学”“阅读+体验”“阅读+
城市行走”等多元方式，让数字资源落地、让深度
阅读出圈。他们在安里甘艺术中心举办津门文
化桌游共读活动，在趣味互动中读懂城市文脉；

走进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依托数字史料品读工
业遗存背后的城市记忆；品牌活动“带上报刊去读
城”走进五大道，探访藏书旧居，在人文风物中读
懂文字背后的底蕴。古籍修复、线装书装订、本草
制香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场场爆满，更打破了大众
对图书馆“只能安静看书”的刻板印象，让深度阅
读变得可体验、可沉浸、可共鸣。

热闹之外，亦有静心深耕的阅读时刻。今年4
月，“海河共读�华彩天工”阅读马拉松挑战赛在全
市21个赛场同步开启，360名市民同读《天工开万
物》，一小时沉浸式品读天津工业百年发展史，从三
条石到老沽船坞，从传统纺织到大国重器，在文字中
触摸城市筋骨、感悟奋进精神。赛后同步线上答题，
围绕史实节点、人物故事、发展脉络精读复盘，以共
读、精读、复盘的完整形式，诠释数字时代同样可以
拥有专注沉静的深度阅读仪式感。
“智慧型图书馆的建设，就是为了让数字资源

真正服务于人的深度精神需求。”刘堃教授这样评
价。天津图书馆的实践恰恰印证：便捷的载体同样
可以承载厚重内容；线下研学、线上共读、沉浸式体
验，都是深度阅读的多元打开方式。

深度阅读，不在载体在“用心”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深度阅读？
在采访中，刘可佳给出了一个很实在的感受：

“我觉得深度阅读要达到的效果，是能和文本进行充
分的互动，从中真正学到一些东西，或者它迫使我开
始思考以前没想过的问题。哪怕它很短，但对我来
说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就算深度阅读。”

这正是关键所在。深度阅读的核心，从来不是
“读了多久”“是不是大部头”“捧没捧纸质书”，而是
阅读是否对人的思考、认知乃至行为产生了真实的
触动与改变。
刘堃教授对此深有体会。她在教学中发现，只

给学生布置书目、让他们下去读，效果往往不好。后
来她改变了方法，组织学生共读，要求写读书笔记，
并联合中国作家网、中华读书报等媒体发表集体书
评。“有了发表的压力，学生自然沉下心来认真读
写。有了成就感，读书主动性就上来了。读得越深，
收获越多。”

在她看来，阅读的最高境界，是把书中的启示
转化为行动。“你今天读了一本书，受到启发，决定改
变一个行为习惯，第二天真的去做了。那么这个阅
读就是有效阅读。很多人读不下去，是因为读的过
程好像很有心得，一合上书该干什么干什么，书没在
生命里留下痕迹。现在网上有个词很火，叫‘中年人
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阅读，就是把自己好好重新
养一遍的方式之一。”刘堃特别强调，不必给自己设
定过高的阅读标准：“深度阅读不是说非要啃《战争
与和平》。就像交朋友，你跟一本书也有投不投脾气
的问题。四大名著看不进去，没关系，外国名著人名
记不住，放一放也行。从适合自己的书开始，只要能
滋养自己，都是有效阅读。”

打破“唯纸质论”的偏见，重构数字时代的深度
阅读，无需摒弃纸质阅读的温度，也无需神化数字阅
读的便捷，核心是回归阅读本质，理性看待载体差
异，以科学方法赋能数字阅读，让屏读与纸读各美其
美、共生共荣。

从古至今，书的载体在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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